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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 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蕴藏着近代戏曲文化的丰富信






[关键词]  忘山庐日记  北京  上海  观剧 
  
    明清至近代众多文人日记中，包含大量戏曲资料，蕴藏着丰富
的戏曲文化信息，值得发掘并加以研究。本文拟对孙宝瑄《忘山庐日
记》蕴藏的戏曲文化信息作一初步探讨，以就正于方家。 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






    孙宝瑄看谭鑫培演出甚早。1893 年 12 月 30 日（十一月二十
三日）日记：“饭后，子颐约余及仲基至庆和茶园观同春部，末一出
有老生名叫天者，亦名优也。音喉宛转激楚，抑扬有致，惜已曛黑，
不能卒听，急归。”（第 9 页） 




上海，曾多次观看谭鑫培演出。1901 年 8 月 21 日（七月八日）日
记：“夜，观谭鑫培演孔明鼓琴却敌一事，纶巾羽扇，潇洒出尘，想
见诸葛当年。”（第 382 页）8 月 29 日（七月十六日）日记：“夜，
与石芝观谭鑫培演《讨鱼税》一剧，确有英雄落魄气概。”（第 386
页）9 月 19 日（八月初七）日记：“大雨。夜，出观谭鑫培演《群英
会》，活画一鲁肃。”（第 395 页）10 月 16 日（九月初五）日记：










（第 418 页）12 月 29 日（十一月十九日）日记：“夜，至天仙剧
场。偕益斋至黛语楼闲谭，论道释相通之处，互有所得。复至天仙观
鑫培演《王佐断臂》，极有神采。”（第 445 页）1902 年 2 月 14 日
（正月初七）日记：“夜，观剧于天仙，谭鑫培演《寄子》。”（第
469 页） 
   不但看戏，而且与谭鑫培及其琴师梅雨田、鼓师李华亭晤谈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除多次观看谭鑫培演出之外，孙宝瑄也多次观看孙菊仙的演




7 月 8 日（五月二十三日）日记：“夜，宴次申、仲宣、叔雍、芸
阁、梅仙、旭庄、竺生于松盛谢家。酒罢，诣天仙观孙菊仙演《法门
寺》。”（第 364 页）1901 年 10 月 18 日（九月初七）日记：“夜，
至春仙观菊仙演剧。” （第 410 页）10 月 29 日（九月十八日）日
记：“是夕，出城，观孙菊仙演《蔺相如完璧归赵》，语语皆根据
《史记》，典雅有味。”（第 414 页） 





培、孙菊仙二人，余生平所最喜听者也。”（第 348 页） 
    在将谭鑫培、孙菊仙与汪桂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孙宝瑄作出了











孙宝瑄曾经多次观看汪桂芬演出，如 1903 年 3 月 22 日（二月二十四
日）日记：“过午，诣湖广馆观剧。是晚，汪桂芬演唱《目莲救
母》，韵格超胜，孙梦岩谓为宋拓《九成宫》。”（第 654 页） 












    对于谭鑫培、汪桂芬的艺术渊源，孙宝瑄上溯到程长庚。1902
年 10 月 21 日（九月二十日）日记：“都中昔有名伶程长庚者，人呼
为戏中圣人，其音调浑厚流转，独步古今。凡后来之秀，如心培、桂
芬诸人，皆分其一支派，而各自成家者。如颜、柳、欧、禇，皆分右
军之一体也。”（第 582 页）这一概括，是相当准确的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彼于死生之际，犹戏弄如此，岂不使人绝倒！”（第 1068 页） 
    孙宝瑄看戏，常从整体上欣赏，除前引对王楞仙、汪桂芬等人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
   孙宝瑄曾居上海八年[③]，对于上海京剧艺人的演出，也表现出
浓厚的兴趣。 
   1898 年年底，丹桂茶园推出新编连台本戏《湘军平逆传》，孙




（第 277 页） 
   对于戏曲改良的重要人物如汪笑侬等人的活动，孙宝瑄也给予关
注。 






    观看演出之前，孙宝瑄就在汪康年的介绍下拜访了汪笑侬。



















    4 月 30 日（三月十二日），孙宝瑄等人在上海天仙茶园观看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因为同样爱好戏曲，孙宝瑄与李伯元也有共同语言。日记记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对于上海戏曲传播的环境及其特点，孙宝瑄也依据自己的观察，
作出分析。 


















   这里说的四马路即福州路，是当时茶楼、书场、戏馆、妓院集中
的街区。味莼园即张园，为无锡人张叔和（1850－1919）别墅。园地




体单位开会、演说等活动，故孙宝瑄于 1903 年 11 月 28 日（十月十
日）日记中说：“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，莫不游宴其间。故其地非
但为上海阖邑人之聚点，实为我国全国人之聚点也。”（第 589 页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也。”（第 371 页）1901 年（十月二十一日）日记：“前论上海有三
苦，是晚与汇东谈及，又得三乐：一道路平坦之乐，一消息灵通之






胜，或有为他处所绝无者。”（第 515 页） 
    北京之乐，重要的一条是随时有好戏可看。1902 年 3 月 24 日
（二月十五日），孙宝瑄日记：“饭后，观剧于天乐园。戏之佳妙，
无过于京师，虽平常之脚色，皆有精神。最后演《骆马湖》，其扮黄
天霸者，英雄儒雅，兼而有之。” （第 489-490 页） 
   孙宝瑄认为，从整体来看，北京的戏曲演出水平比上海要高出很















故，其理一也。” （第 493 页）这里对北京和上海戏曲状况的比较，
如果从长期积累和普遍水准来看，是很有道理的。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
   孙宝瑄的交往圈子里，有不少戏迷和票友。他的内兄李经畲（字
伯雄，号新吾）就是一位著名的票友，1914 年出任当时北京最大的票
友组织“春阳友社”的董事长。 
   此外尚有多人。1901 年 7 月 5 日（五月二十日）日记：“日
中，诣雅叙园，遇林季鸿。俄黄益斋、文劭儒、邵季英皆至，数人皆




















燕都梨园史料》第 860 页） 
文劭儒也是一位票友，工老生，学孙菊仙。1901 年（四月二十三日）
日记：“日中，邀金月梅于雅叙园，坐有秉庵及文劭儒。劭儒善京
调，音节宏朗，学菊仙得其神。”（第 351 页） 
   黄益斋对京剧迷恋更甚，作为票友，其艺术水准也更高，《忘山
庐日记》对其有多处记叙和评价。 
   1902 年 11 月 10 日（十月十一日）日记：“益斋唱《取成都》
全出送季英行，季英将北上也。”（第 590 页） 




（第 714 页） 
1906 年 12 月 3 日（十月十八日）日记：“闻益斋将于是夜乘京汉汽
车南归，遂趋与谈。益斋云：明制炼术者曰郑鼎臣，居金陵剪子巷。
益斋到都无他事，日以观剧为乐，前后勾留，不满一月，犹徘徊不忍
去云。”（第 946 页） 
   1908 年 2 月 15 日（正月十四日）日记：“益斋工于二黄西陂，
不下汪桂芬。其辨别音律精审，分析唇喉舌齿牙每一字成声，其清浊
高下尖团，无丝毫误，且善运用古音，故触耳沁脾，沈著有味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仲连、留侯，乃古今之大票友也。”（第 1208 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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